【如正式引用，须自行核实】
刘龙光副处长的口述校史

学生记者  黄勉婷  陈湘绮

一、采访时间

2009年9月27日

二、采访地点

三元里校区教工饭堂二楼离退休人员工作处

三、人物简介

刘龙光，男，汉族，1931年5月生于湖北。1960年到1964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军医大学（现为第三）就读，1964年到1993年在我校工作，1986年起任基建处副处长，1993年退休。

记：您在我们学校担任基建处领导，您主要负责的工作是什么呢？

刘：了解学校现有基本建设情况，包括师生员工的住房情况、教学用房情况、各种生活设施状况、校园内各种设施场地、道路情况等，协同基建处其他领导并组织工程人员评估出综合性意见。向学院领导提供当前及中期发展有关基本建设的建议；组织全处工作人员了解上级下达的年度基本建设计划，组织落实完成计划的措施等，几年来在三元里校区按计划完成了约10多万平方米的工程，基本上改善了教学、师生员工居住和生活对房舍的要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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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园面积也有扩大，校园面貌也有初步改观。
记：您是学习西医的，为什么会选择来中医学院工作呢？

刘：现在说来人们可能难以理解，我是一个基层党员干部，共产党的基本组织原则是党员必须服从党组织的调动，即党要你去哪里、干什么工作，都必须无条件服从，没有什么价钱好讲的，否则你就不要做党员。这样我就于1964年从部队转业到我校第一附属医院办公室工作。来院工作不到一年时间，我就经历了下乡搞“四清”运动、文化大革命及后来下放“五七”干校劳动，接受贫下中民的再教育。满一年后从干校调到学校搞学生管理工作。下放干校劳动是1968年的事，从事学生工作到1980年止。
记：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做管理学生工作的呢？
刘：1969年我开始做管理学生的工作，学校1969年9月开办一期一年制全省性西医学习中医班，该班共有300多人，多为主治医师，也有一部分由解放军选送来的军医，共分三个班，我负责一个班。这也是我第一次从理论上认识和接触中医。所以，管理西学中班的过程，也是我提高对中医学的认识的过程。
记：您是如何从不完全认识和相信中医转变到相信中医的呢？
刘：首先，我在一附院工作期间，见到日常医院门诊量很大，病房的床位周转率也很高，从而了解到广大群众对中医的信赖，中医疗效较好，同时也了解到在广州除了我校几所附院之外，即使西医院，也都设有中医科，广东全省的各市、县也都设有中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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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，说明省领导对中医药事业的重视，否则中医药事业不可能有如此的发展。另一方面，我管理西医学习中医班，提高我对中医的认识，是有很大作用的；再一方面，我在管理本科多年的过程中，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中医理论水平，我基本上每个学期都坚持听两门中医专业课程，加上平时为了了解课堂教学情况，我也经常听课，这就使我在中医药理论上得到了提高。我退休后，还是经常去校园图书馆及广州市的书店，因为我对当前中、西医学一些新的成果及一些有关疾病的新防治知识、保健的新资料都非常有兴趣，都尽量弄到手。总之，我认为，作为医生，两套医学都应懂，最好是中西医结合。
记：您初来中医学院时，对学院的办学条件等各个方面的印象如何？它来如何管理好学生的？
刘：我初来中医学院的第一印象是作为高等医药院校，广州中医学院的大门门楼太简陋了，校园也小，各种房舍也少，场地杂草丛生，甚至有牛在校园内吃草，地上有许多牛粪，而且路面破烂。我想，这也许是上面对中医教育事业重视不够，投资少的原因，同时也是解放后，百废待兴，正在艰苦创业过程中的一个体现！随着学院原有学生的毕业分配高校，新的办学政策开始实行，工农兵大学生进校了。他们都是来自农村、工厂的知识青年及解放军选送来的军人，年龄大一些的，文化水平参差不齐。但政治水平较高，读书欲望强，处理能力强，是一批好苗子。当时的政策规定他们享受公费待遇。作为学生管理人员，我对他们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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较好的印象，他们之前响应党的号召，中断了中小学阶段的学业，“上山下乡”劳动锻炼，接受工农的再教育，这对他们以后的成长是有帮助的。而且他们中党团员较多，所以每班都成立了党支部、团支部，级成立党总支、团总支，行政方面都按军事化要求，学生组织纪律性强，朝气十足，学习、生活有声有色，可谓德、智、体全面发展。当然也有少数学生跟不上，主要是文化程度低，语言不通。为此，班都有组织学习水平较高的同学辅导帮助，老师也对学习困难的同学加强辅导，使之逐步跟上，按时毕业。我们没有让一个学生掉队。在毕业分配工作方面，由于当时政策规定：“学生从哪里来，毕业后又回哪里去”，这样我们的工作就好做了。所以每届学生毕业分配工作都较顺利。回想起来，虽然当时的办学条件不太理想，但作为我们这些曾经的“铺路人”来说，看到当时从学院毕业出去的各届学生，成才率是较高的，我们都感到非常欣慰。现在广东省、市、县及海南省各市、县中医院的部分领导及业务骨干，多是他们，在本校范围内的各级行政、专业领导、教授、硕博导师、讲师等等，都有他们参与担当，在部队工作的同学，也多达到中高级水平，成为医疗骨干。所有这一切都是党对中医药事业的政策好的结果。
记：三元里校区后来基本建设有一定的规模，是通过什么方式改善的呢？
刘：80年代，我校改为部属院校后，中央卫生部、中医药管理局的领导，对中医药事业更加重视了，管理也更具体了，对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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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的基本建设投资有较大的增长。80年代起，根据当时学校领导的安排，学校基建科升格为处级单位，我们根据学校领导对学校发展规划于基本建设方面的计划要求，首先建设图书馆大楼、实验大楼、培训中心大楼、留学生楼，然后建设中药示教大楼、课室大楼、学校新的大门门楼（即现在的门楼）、建设新的学生宿舍、新的学生食堂、游泳场、综合楼等等，基本上解决了教学方面的需要，后来又修建了大操场、篮球场、校园内的场地、道路等。也是在这一期间内，逐步拆除了一批矮小简陋的教工住宅，建设成10余幢新的教职住宅大楼，在广园新村购买了近万平方米的商品房（住宅）。基本上解决了教职工的住房困难问题。这些年来，学校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。虽然与大学城的校区相比，一个地下，一个天上，但三元里校区也发挥过很大的作用。说到上述情况的改善，关键是卫生部、中医药管理局领导对中医药事业的重视，管理具体到位，根据学校当年的发展规划投资；另一方面是学校基建处按计划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，抓工程的进度。如上面投资某一项工程，上级派人下来检查，见到工程质量好，近期竣工交付使用了，就非常满意，这对以后争取投资的金额是很重要的。有时甚至因此争取到计划外的资金。质量不好，速度慢了是无法让投资方满意的。
记：您在工作期间肯定有令您印象深刻的人或事吧？

刘：当时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李国桥副校长，他当时在海南基地试验搞疟新药（青蒿素），他以身试药，自己让疟蚊叮咬，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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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疟疾症状后，再用青蒿素治疗，从而研制出搞疟新药青蒿素。他对医学的这种献身精神是十分可嘉的。
记：最后，我们的采访也快结束了，您对我们新一代学生有什么寄托，给我们讲几句话可以吗？
刘：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同学：祖国期待你们成为具有高尚医德，高超诊疗技能，热诚为社会服务的医学专家。努力吧！同学们！
记:非常感谢您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，打扰您咯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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